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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

李明杰　 李瑞龙　 郑　 翔

摘　 要　 徐行可以其藏书保存的完整性、版本价值的学术性、阅读利用的开放性,以及“书为士所用”“书非赀财,自

当化私为公”“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等藏书思想,成为民国时期湖北乃至全国藏书家的优秀代表。 本文根

据前代学者遗存的日记、信札、徐氏后人的回忆及访谈资料,按照藏书界、学术界、图书馆界三大职业圈子的划分,对

徐行可的交游情况进行叙事性的历史考察,从徐氏与其友人之间的抄书、借书、鬻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

论书等活动中,探寻徐行可藏书思想的形成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生态。 图 1。 参考文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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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vate
 

libraries
 

in
 

Hubei
 

Province
 

were
 

prosperou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bibliophiles
 

emerged
 

in
 

this
 

period such
 

as
 

Yang
 

Shoujing
 

in
 

Yidu Ke
 

Fengshi
 

in
 

Daye Xu
 

Xingke
 

in
 

Wuchang Zhou
 

Zhenliang
 

in
 

Hanyang
 

and
 

so
 

on.
 

But
 

in
 

terms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openness
 

of
 

its
 

use and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Xu
 

Xingke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
 

among
 

them.
 

The
 

formation
 

of
 

Xus
 

ideas
 

of
 

library such
 

as
 

books
 

are
 

for
 

the
 

use
 

of
 

scholars  books
 

are
 

not
 

property so
 

they
 

should
 

be
 

public
 

instead
 

of
 

private  and
 

books
 

were
 

stored
 

for
 

true
 

talents not
 

one
 

famil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own
 

education
 

and
 

soci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Xu
 

Xingkes
 

social
 

interaction
 

through
 

his
 

diaries 
letters literatures and

 

memoirs
 

and
 

interviews
 

of
 

his
 

descendants.
Xus

 

friends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ircles
 

according
 

to
 

their
 

professions.
 

The
 

first
 

one
 

was
 

the
 

circle
 

of
 

bibliophile
 

friends most
 

of
 

whom
 

became
 

friends
 

with
 

Xu
 

on
 

his
 

way
 

to
 

visit
 

books
 

in
 

Wuhan
 

and
 

other
 

regions
 

in
 

Hubei Hunan Anhui Zhejiang Jiangsu Beijing Nan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Yang
 

Shoujing Liu
 

Chenggan Lu
 

Bi Xu
 

Naichang Lun
 

Ming Ye
 

Jingkui
 

were
 

the
 

famous
 

ones.
 

The
 

second
 

one
 

was
 

the
 

circle
 

of
 

friends
 

in
 

academia.
 

As
 

a
 

scholar
 

Xu
 

Xingkes
 

most
 

contacts
 

were
 

scholars
 

from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such
 

as
 

Huang
 

Kan Xiong
 

Huizhen Wang
 

Baoxin Xiong
 

Shili 
Huang

 

Zhuo Yi
 

Junshi Feng
 

Yongxuan Yu
 

Jiaxi Yang
 

Shuda etc.
 

The
 

second
 

most
 

contacts
 

were
 

scholars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such
 

as
 

Zhang
 

Taiyan Chen
 

Hanzhang Wang
 

Dalong Ma
 

Yifu Chen
 

Nai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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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uanji etc.
 

Then
 

came
 

the
 

scholars
 

from
 

Anhui such
 

as
 

Hu
 

Puan Hu
 

Shi Su
 

Xichang Wu
 

Jianzhai etc.
 

The
 

third
 

circle
 

involved
 

friends
 

of
 

librarianship.
 

Because
 

of
 

his
 

collection
 

of
 

books Xu
 

Xingke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brary
 

scholars such
 

as
 

Shen
 

Zurong Mao
 

Kun Pan
 

Chengbi Zhang
 

Zongxiang Xu
 

Senyu
 

and
 

He
 

Changqun.
 

Through
 

contacts
 

with
 

all
 

kinds
 

of
 

friends Xu
 

Xingke
 

had
 

not
 

only
 

broadened
 

his
 

vision
 

and
 

mind but
 

also
 

nourished
 

the
 

cultural
 

spirit
 

of
 

loving
 

and
 

protecting
 

ancient
 

books 
and

 

deepl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fit.
In

 

brief Xu
 

Xingke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bibliophil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learned
 

from
 

different
 

teachers gathered
 

ancient
 

books
 

to
 

study
 

by
 

himself and
 

eventually
 

succeeded.
 

He
 

found
 

a
 

way
 

to
 

become
 

a
 

talent
 

through
 

self-study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e
 

was
 

a
 

traditional
 

book
 

collector but
 

he
 

did
 

not
 

isolate
 

his
 

collections.
 

On
 

the
 

contrary he
 

shared
 

his
 

collections
 

with
 

like-minded
 

scholars.
 

He
 

was
 

a
 

scholar
 

of
 

the
 

old
 

style but
 

he
 

had
 

an
 

opened
 

mind.
 

He
 

consciously
 

accepted
 

the
 

ideas
 

of
 

the
 

new
 

style
 

library circulated
 

his
 

books
 

with
 

an
 

opened
 

attitude and
 

finally
 

turned
 

his
 

private
 

books
 

into
 

public
 

ones.
 

All
 

around
 

him a
 

group
 

of
 

first-class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athered
 

for
 

buying copying borrowing selling collecting reading proofreading compiling engraving
 

and
 

discussing
 

ancient
 

book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about
 

ancient
 

books
 

formed
 

a
 

good
 

academic
 

atmosphere
 

for
 

the
 

collection collation publ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which
 

became
 

a
 

part
 

of
 

the
 

academic
 

ec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fig.
 

4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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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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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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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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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public
 

of
 

China.

　 　 晚清至民国是湖北私家藏书较为兴盛的一

个时期,涌现出宜都杨守敬、大冶柯逢时、武昌

徐行可、汉阳周贞亮、汉阳刘传莹、沔阳卢氏兄

弟、沔阳黄立猷、蒲圻张国淦、恩施樊增祥、潜江

甘鹏云、罗田王葆心、黄冈刘卓云、孝感徐焕斗、
孝感秦应逵、黄陂陈毅、蕲春方觉慧、襄阳杨立

生、枝江张继煦、嘉鱼刘文嘉、阳新石荣璋等一

众知名的藏书家。 但以藏书保存之完整、利用

之开放、影响之深远而论,无一出徐行可右者。
广东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

评价徐氏:“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椠漫云云。
自标一帜黄(丕烈)汪(士钟)外,天下英雄独使

君。” [1]115 反观有的藏书家,身后藏书或被后人

变卖,或寄存他省,或流失海外,令人痛惜,如伦

明就评论柯逢时:“柯家山馆半成荒,百簏缣缃

看过 江。 记 听 中 丞 违 俗 语, 好 书 堪 读 不 堪

藏。” [1]19 原来,柯氏去世后,日本人以 20 万元贿

其家属,将其藏书精品的大半购入东瀛(另柯氏

孙媳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残存的 3
 

000 册捐献给

了中南图书馆)。 其他如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

于 1919 年经傅增湘介绍,售诸政府,后又颇多散

失;沔阳卢弼藏书在抗战爆发后也陆续散出[2] 。

比较而言,徐氏藏书之所以能保存如此完整,能

化私有为公藏,并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①,这恐

怕还得从徐行可的藏书思想中去寻求答案。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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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 1959 年始,徐行可将其所藏古籍 10 万余册和文物 7
 

800 余件,分批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

物馆。 其中的古籍部分,经部 15
 

000 余册,史部 25
 

000 余册,子部 13
 

000 余册,集部 19
 

000 余册,丛部 21
 

000 余

册。 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 徐氏旧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达 50 余种,占湖北省图书馆入

选总量的近一半。 徐氏藏书在编史修志和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汉语大字典》《中华大典》 《荆楚文库》等大型文

献中起了重要的文献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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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藏书思想的形成必与其成长经历和社会阅历

有着密切联系,故本文对徐行可的交游情况进

行全面考察,以探寻其藏书思想的形成轨迹。

1　 徐行可其人、其师

徐行可( 1890—1959),名恕,号疆誃,以字

行,室名“箕志堂” “桐风庼” “藏棱庵” “知论物

斋”,湖北武昌(祖籍黄陂)人,早年丧父,但其生

母、养母皆善理财,在武汉三镇有多处商铺,家
资殷实。 据徐行可五子孝宓①回忆,其父幼从黄

陂刘凤章先生学,17 岁留学日本大阪鸿文学院,
次年以弟丧归国。 从此之后,学无常师,市书自

学。 这位刘凤章先生,是徐氏后人诸多回忆性

文章中提及的徐行可唯一的正式老师,也是对

少年徐行可影响最大的人。
刘凤章,亦名华铨,字文卿,黄陂名士。 他

能成为徐行可的老师,绝不仅仅因为是徐氏同

乡的关系。 首先,刘氏是一位经学家。 他早年

受业于蕲春名宦、清翰林院侍讲黄云鹄(黄侃之

父),旧学造诣很深,著有《周易集注》。 徐行可

扎实的朴学功底和乾嘉遗风,得益于刘凤章的

言传心授。 另外,刘氏还是近代湖北教育界的

风云人物,曾执教于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文普

通学堂及方言学堂,赴日本、上海、南通等地实

地考察过教育,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学政

高凌霨发展湖北地方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
刘氏担任过黎元洪的顾问官,历任武昌中华大

学教育长、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刘凤

章在担任一师校长期间,支持进步学生发起组

织“证人社”,后经一师训育主任董必武更名为

“人社”,其中不少成员成长为杰出的共产党员,
如恽代英、吴德峰等。 徐行可通过刘凤章结识

了在一师就读的董必武和吴德峰(新中国成立

后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并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徐行可晚年捐赠藏书,首先想到的是董必武,曾
专门写信向他提出捐献意愿[3] 。 刘凤章先生虽

是旧学出身,但思想开明,坚持“中体西用”,主
张选拔优秀生员赴日留学,并将在日本考察所

得撰成《东游纪略》一书,以为取鉴。 徐行可东

渡日本,显见是受了刘凤章的影响。 值得注意

的是,1907 年徐行可留学时的日本,一批府、县、
市立公共图书馆及巡回图书馆已陆续建成,有
的还实行免费开架阅览[4] ,很难说这对初来乍

到的青年徐行可不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一个小

的细节是,徐氏后来专为藏书打造的书箱,有不

少是仿日式的木梭门。
18 岁的徐行可因弟丧归国,从此再也没有

以学生的身份迈入过学校的大门。 但舒怀在评

价徐氏后来的学问时说:“学有所主,渊源有自,
非泛泛涉猎者可比……徐氏学术风格、途径、方
法,远绍乾嘉,以浙东学派重镇章氏(学诚) 为

主,兼取皖派大师戴氏(东原)一脉,形成了自己

的学术路数。” [5] 如此深厚的学问从何而来? 徐

行可的求学方法就是学无常师,市书自学,解决

求学之所需便成了他藏书的首要动机。 宋版元

椠价比黄金,与其购买几十种摆在家里充门面,
倒不如大量收购明清的精刻本、精校本和近世

的稿本、抄本。 因此,徐氏的藏书原则是版本不

夸宋元,作者不问古近,只要有裨于治学,尽皆

囊括,尤以经史考证、清人文集、小学类书籍、金
石碑帖及地方文献为大宗,甚至不乏英文和日

文书籍(行可先生通英文、日文,于欧美文学名

著,大都有原文与不同注本,且配之以中、日译

本),明显区别于旧式赏鉴派藏书家。
 

2　 徐行可在藏书界的“朋友圈”

徐行可大概在少年时期就已开始藏书,如

118

① 徐孝宓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少年时即从行可先生专攻目录、校勘、版本、考据之学,兼及史子百家和西方

经典,成为知名的版本目录学家,1951 年入湖北省图书馆,直至 1991 年退休,期间担任过副馆长之职。 他在徐氏

藏品的捐献和合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女徐力文女士又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担任过湖北省图书馆研究辅

导部主任、副馆长、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等职。 可以说,徐家三代都与湖北省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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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自述:“溯恕往事,则妮古之癖,肇自弱

聆。 弥历年纪,部帙渐富。” [6] 在徐氏众多藏书

印中,有一方“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

志”,语自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徐行可欲效赵

明诚,即便节衣缩食也要搜尽天下金石文字。
研读之暇,他遍游大江南北,但志不在山水,而
在访书求友。 只要听说谁家里有未见之书,必
辗转通过各种途径录其副本而归。 曾客居徐家

的黄侃弟子闵孝吉回忆:“徐君自奉甚俭,家人

衣着无华彩,每年必出游四方,搜取书籍。 闻有

未刊行者,则缮写以归。 国内藏书之家,莫不与

通声气,以此某家之藏书珍本、善本,与夫流传

之经过,口述不遗。 蓄木工、铜工、漆工各一人,
日资各予银元一枚,专制书箱,自绘图样,终年

不歇。 写书根者一人,以字计值。 谑者乃背称

之为‘徐书箱’云。” [7] 书箱皆用樟木或楠木精工

制作,若遇丛书、类书等大部头书籍,则用若干

书柜分装,并用格言、成语或诗句,在书柜边上

刻上一个字加以区分,如用“礼义廉耻”四字,表
示这部书分装在四个木柜内[8] 。 徐行可还在书

橱上分别刻上“托心渊旷,置情恬雅,处静无闷,
居约不忧”中的一个字,作为编号排检之用[9] 。
这四句话原是北魏学者李业兴称赞其师徐遵明

的话,却也成了徐行可聚书治学的真实写照。
武汉三镇以外的两湖地区、安徽、浙江、江

苏、北平、南京、上海等地,都留下了徐行可访书

的足迹,如他从湘潭彭子英手中购得文廷式《纯

常子枝语》《黄帝政教考》 《轩辕氏徵文》 《伊尹

事录》等;设法购得海盐羊复礼藏本彭孙贻《茗

斋集》、钱泰吉《史记志疑》等;在南京得孙星衍

手辑《春秋长编》;于吴兴蒋孟苹家得见严修能

旧藏明锡山华氏会通馆活字本《容斋四笔》;于
北平书肆、东方图书馆两见《传习录》何义门评

本;从上虞罗振常处借得《巴陵方氏藏书志》;通
过张元济借得东方图书馆沈炳巽《水经注集释

订讹》,等等。 在苦心孤诣的访书、聚书过程中,
上至知名的藏书家,如宜都杨守敬、南浔刘承

幹、沔阳卢弼、南陵徐乃昌、东莞伦明、仁和叶景

葵、江安傅增湘、上虞罗振常、吴兴蒋孟苹、无锡

孙毓修、江都秦更年、武进徐宗浩等,下至书肆

老板、书摊小贩,甚至普通爱书者,都成了徐行

可的朋友。
徐行可交友,只以书会友,概不论年龄和出

身。 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收藏古书四十万

卷,撰有《日本访书志》,并刻成《留真谱》 《古逸

丛书》。 他比徐行可大 51 岁,但两人成了祖孙

辈的忘年交。 据徐行可的孙女徐力文女士回

忆,其父孝宓先生曾给她讲起,祖父年少时,常
在杨先生处看碑帖。 有一次,杨守敬故意将真

伪混杂的拓片放在一起,让少年徐行可鉴定。
没想到的是,徐行可很快从中择出了真品。 杨

氏大为惊喜,遂手书“行可金石同好”条幅赠予

徐氏。 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在无锡城郊置

有小绿天,藏书数万卷,1906 年入商务印书馆任

高级编译,并为涵芬楼鉴别版本,主持购买古籍

之事。 孙氏比徐行可大 19 岁,差不多是两代人。
今幸存徐行可写给孙毓修的信札两通,兹录其

中一通:
星如先生撰席:

辱惠书,示及《鲒埼亭集》校本、《蔡中郎集》
宗文堂本,艺风故物,尚存书肆,未审直各若干。
幸示。 前过宁仅留三日,一至图书馆,勘得嘉业

堂所钞校本《蔡集》,即自馆中所藏罗镜泉校本

迻录。 归家未浃旬,即值省垣兵变,敝宅处城西

北隅,幸未罹劫。 鉴于时局乱方未艾,鄂处天下

之中,为南北所必争,当局不能保境安民,于兹

事变已可概见,遂不得不在汉口租界觅屋为移

家之计。 月来收拾图籍,屏当家具,致无暇校录

各书,兼疎椾候,甚罪。 兹将校毕元椠《冷斋夜

话》先寄呈,乞代还之菊老,并乞申谢假书之惠。
媵寄弘治沈颉刊本《贾子新书》 (缺三、四二卷)
奉贻,以《艺风藏书记》中有此本,以归鄴架,可

就近景补,俾成完书也。 前在京沪所得书,以苗

先麓手稿本《说文声读考》为最,书凡八册,如贵

馆能付景印,当胜墨版万万。 惟原书行字甚密

(行字同 《声类表》),未能缩景入 《涵芬楼秘

笈》,宜别印单行。 如菊老有意付印,当以原书

邮呈。 匆复,即候箸安,不宣。 菊老前未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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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乞致拳拳。 弟徐恕顿首。 六月十二日。[10]

信中提到的“省垣兵变”,是指 1921 年 6 月

初因湖北督军王占元克扣军饷引发所部第二师

军事哗变。 据此可确定,徐氏与商务印书馆孙

毓修、张元济等人的交往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

已开始。 从信的内容来看,徐行可与孙毓修就

缪荃孙旧藏《鲒埼亭集》和《蔡中郎集》进行过交

流。 徐行可因校勘惠洪《冷斋夜话》之需,向张

元济邮借过该书的元刻本。 还书致谢之际,徐
氏随信寄去了自藏的明弘治沈颉刊本《贾子新

书》,并提出如商务印书馆有意影印苗夔稿本

《说文声读考》,可以原书邮呈。 可见藏书家之

间的书信交流,通篇都是围绕着“书” 展开的。
另此信还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徐行可在汉口租

界的藏书处,是在 1921 年因武昌军队哗变而觅

得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藏书家尤其如此。
1937 年武汉沦陷,行可先生在武昌积玉桥一带

的房子被日机炸毁,而他的藏书因及时搬到了

汉口租界才得以幸存。
清曹溶在《古书流通约》中倡导藏书之家互

通有无,徐行可与刘承幹、卢弼等人的交往给书

林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1924 年南浔刘氏嘉业堂

竣工之际,吸引了蔡元培、袁同礼、柳诒徵等社

会名流前往观书。 徐行可闻讯后带上两个抄书

人就上路了,在嘉业堂断断续续待了两年。 两

年之内,阅尽堂内所藏精品名钞,并手录缪荃孙

校跋本陶弘景《华阳陶隐居集》、徐元太《喻林》、
徐石麟《古今青白眼》、徐熊飞《春雪亭诗话》、徐
汾《二十一史徵》、徐硕《(至元)嘉禾志》、徐渭

《玉禅师翠乡一梦》等书籍百余种(重点抄录徐

氏宗亲著作),连膳宿都由刘承幹免费供给。 但

这种书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 1931 年徐行可再

访嘉业堂,随身带去许多珍藏书籍,其中有《慈

云楼藏书志》稿本数十册。 时任嘉业堂编目部

主任的周子美发现该稿本为其湖州同乡周中孚

手迹,即取《郑堂读书记》对校,乃知两书实为一

书[11] 。 清乾隆间楚北大儒陈诗的四十六卷稿本

《湖北旧闻录》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一直未

能刊行,辛亥革命致使散失。 卢弼和徐行可为

搜求这部书稿煞费苦心,后来卢弼的老师孟寿

荪和徐行可各访得一部分。 卢弼不惜将老师的

那部分寄给徐行可,使之合璧。 卢氏专门撰有

《〈湖北旧闻录〉钞本寄徐行可》一文,详述其事:
“蕲州陈愚谷(诗)先生著《湖北旧闻录》,久求

不得。 闻业师孟寿荪(晋祺)先生藏十三册,江
夏徐行可(恕)藏二十六册。 行可初不相识,分
函借印,拟假二美合为一编,有珠联璧合之雅,
收腋集裘之功。 石庄绎志,失而复得。 梁溪遗

稿,散而复完……今以全帙归行可,应无憾于愚

古先生矣!” [12] 此外,藏书家之间也会彼此交换

或赠送自刻的书籍,如叶景葵跋明天顺六年

(1462 年) 庐陵郡守程宗刻本《欧阳文忠公全

集》称:“此为鄂省徐行可君旧藏。 印本首尾一

律,在今日已为难得。” [13] 叶氏所撰 《 卷庵书

跋》,收有徐行可所校《鲒埼亭集》。 南陵徐乃昌

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寄赠徐

行可一部。 同声相求、同气相应,成了他们精神

世界的写照。
除了互通书籍之有无,藏书家之间也有学

问的研讨和诗文的唱和。 徐行可与徐乃昌、伦
明等多有书信往来。 据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
载:“(行可) 与徐积余(乃昌)、伦哲如(明) 交

好,并皆以目录学名于时。” [14] 《伦明全集》 载:
“吾友徐行可近得无名氏题跋一册,断为李亦元

(名希圣) 所作,书皆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所有

也。” [15] 江都秦更年(字曼卿)与徐行可是同时

代的人,爱好亦同。 除藏书外,都喜蓄金石印谱

和批校古籍,因此也互通声气。 徐宗浩写给徐

行可的一首诗,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望断

飞鸿无一纸,知君高阁拥书堆。 青灯黄卷人生

福,不是寻常攫得来。 买书我亦成殊好,二妙新

收鲍 氏 钞。 何 日 舣 舟 江 汉 上, 一 编 相 对 话

良宵。” [16]

因为徐行可购书不惜财,当时武汉三镇有

“南北诸书店,每得一善本,都争致之君(行可)”
的说法。 武汉沦陷期间,徐氏为保护流散的古

籍,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汉口堤街、武胜街、大
智门铁路旁之废纸冷摊,并嘱托街头流浪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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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拾得有价值之单张片纸,皆可换取报酬。 偶

见有保存价值的古籍,即从成捆的废纸中抽出

带回。 对扯去封面的古籍,也不忍舍弃,买回重

新装订入藏。 或家有复本,或因手头不便,即驰

书转告书友,谓某处有某书, “乞来一救” [17] 。
有位叫刘昌润的爱书人,曾在旧书摊上偶得《李

温陵集》的前半部。 不久行可先生在汉口某废

书店觅得《李温陵集》的后半部。 当他得知书的

前半部有了下落,欣喜万分,多方托人说合,希
望刘氏善让。 刘昌润见行可先生爱书心切,心
生敬佩,当即亲往赠送,全书遂得以璧合[18] 。 对

于后生求学、好书者,徐氏亦乐于导引,平等待

之。 据徐行可三子孝定回忆:“凡来求教请益,
均不惜花费时日,详加教导,指示途径、方法,劝
能深入、力行。 尝于途中见人肘挟书,如见所选

不精,直指所购书名、刻本。 人初讶其唐突,后
优徐氏志诚,而评议精审,谢求过往。 于书肆访

书时,亦常对人指导,何者为精,其值如何,不论

少长,均乐与交往求益。” [19]

鉴于藏书与治印的关系,徐行可还与许多著

名的篆刻家交好,包括仁和王福庵、长沙唐醉石、
永嘉方介堪、吴县徐新周、绍兴吴朴堂、吴县李尹

桑、钱塘钟以敬、绍兴吴隐、黟县黄廷荣等。 1927
年冬,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刻了一方“且

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印,边款为“杜工部句。 丁

卯冬日,有怀行可,刻此。 预期未知得能如愿否?
福庵并记” [20] 云云,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 据统

计,王福庵共为徐氏治印 40 余枚;浙派篆刻艺术

的代表人物唐醉石,为徐氏治印 20 余枚,如 1915
年 10 月唐醉石连刻“江夏徐氏所收旧刻抄本”
“曾在徐行可处”,署款为“制于汉皋”;张大千的

莫逆之交方介堪(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为徐氏

治印 4 枚;吴昌硕弟子徐新周,为徐氏治印 30 余

枚。 在与诸多书友的交往中,徐行可不仅开阔了

视野和胸襟,更滋养了爱书护书的文化精神,深
刻地懂得既受惠于人、亦惠及于人的道理。 行可

先生曾从陆游《剑南诗稿》中取“传家只要存书

种”句,请篆刻名家吴朴堂为其治印,藉以向家人

传达心声,并常自谓:“不以赀财遗子孙,古人之

修德。 书非赀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因

而才有晚年举家捐书的壮举。

3　 徐行可在学术界的“朋友圈”

在藏书家的外衣下,徐行可也是一位严谨

而低调的学者。 他重经史、古文,尤精于版本、
校勘和金石之学,曾受聘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

专科学校、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版本

目录学和韩愈文学。 徐氏有两枚藏书印,一曰

“学以七略为宗”,一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

先天下”,颇能反映他的治学旨趣。 与黄侃一

样,徐氏亦秉持不轻易著书立说的原则,仅有

《诗义申难录序》 《诗疏楬问序》 《毛诗通度类

目》《与明照论治通鉴书》 《与潘景郑论学术》等

少量篇目传世,偶有诗文刊于《制言》 等刊物。
他的学术成就,更多的散见于各种古籍的校注

中。 据舒怀统计,经徐氏校点、题识的古籍,涉
及经史子集共 44 种[5] 。 以国家图书馆藏徐行

可抄本《玉台新咏校正》为例,经徐氏朱笔校改

之处多达 400 余条。 徐行可又乐于分享所藏,以
求与学者共同研讨。 就这样,以治学为目的,以
藏书为媒介,在徐行可周围聚集了一个庞大的

学者群体,构成了民国学术生态一道特有的

风景。

3. 1　 两湖籍学者群体

徐行可的学者“朋友圈”中,湖北、湖南籍的

最多,主要有蕲春黄侃、枝江熊会贞、罗田王葆

心、黄冈熊十力、蕲春黄焯、潜江易均室、黄安

(今红安)冯永轩、常德余嘉锡、长沙杨树达、长
沙骆鸿凯、长沙程千帆、沅江张舜徽(其姑父为

余嘉锡)等。
两湖籍学者群体中,徐行可与黄侃、余嘉锡

的关系最为亲密。 他们因书而成挚友,又因友

而成姻亲。 黄侃与徐行可堪称世交,其父黄云

鹄是徐行可的师祖,又与行可约为儿女亲家,因
而不分彼此。 1919 年,黄侃执教于武昌高等师

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常客居徐家读书。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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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惺惺相惜,朝夕论学。 张舜徽在《黄季刚之评

断章太炎》一文中忆及黄、徐两人论学趣事:“武

昌徐行可丈,以富于藏书有名江汉间。 黄氏授

课之暇,辄渡江就汉口徐庐假读未见之书,时亦

留餐宿而往返。 一日,杯酒之后,论及太炎学

术,乃曰:‘小学颇有所得,经学不过尔尔,吾师

乃文豪也。’并连呼‘文豪’二字不已。 徐丈闻之

诧异,尝数数为余道之。” [21] 有时欲求稀见之

书,黄侃也多通过徐氏获取。 如 1928 年 8 月 31
日黄侃日记:“予求《元诗选》,至遍索燕京、沪上

诸书肆,今行可自鄂中得之,又肯让之我,真可

感也,喜而距跃久之。”1925 年黄侃离开武昌前,
在徐氏一方刻有龙云图案的砚台上题诗:“南来

七载廑交君,又作征篷惨欲分。 此砚好为吾辈

谶,相从终得似龙云。”到南京后,黄侃在写给行

可的信中又道:“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
知余贫窭,每值人间秘笈,无不借观。 涂污不以

为愠,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

岳矣。” [22] 黄侃生性狂放不羁,行可亦是乖张傲

物,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按说是针尖对麦芒,但
偏偏结为莫逆之交。 沟通两人心扉的,自然是

藏书和学问。 黄侃心羡徐书,行可心折黄学。
唯因如此,徐氏才能容忍黄侃趁着酒兴,在自己

视为性命的藏书上批校涂抹,而徐氏藏书也因

此多了一批珍贵的黄氏手批本。 此外,黄侃还

为徐行可手书对联 60 余副,至今珍藏在湖北省

博物馆。
徐行可与金石学家易均室堪称知己。 1919

年,篆刻家李尹桑为答谢徐行可赠古陶拓片,为
徐行可治印一方,印文曰“为夸目录散黄金”,语
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徐行可引为挚爱。 1922
年秋,徐氏特将此印转赠给易均室。 易氏得此

印后为之狂喜,特嘱李尹桑刻边款,以证其盟。
1930 年,易均室与徐行可同在文华图专授课,易
均室讲授金石学,徐行可讲授版本学和目录学,
两人多有切磋。 徐行可执教于文华图专期间,
还与该校教师毛坤交好。 毛坤将徐氏的版本目

录学讲义寄给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的余嘉锡。
据行可先生哲嗣徐孝寔回忆,余氏读后赞誉有

加,称“讲义一丝不苟,满纸新见与考证”,遂引

荐行可北上,同执教于辅仁大学、中国大学。 期

间两人引为知己,相与论学。 如徐行可曾请余

嘉锡为自己所藏明王铎《题丁野鹤诗草书卷》题

跋并考证丁耀亢之生平出处。 余氏自称“雅不

喜读明人别集”,因受命作文,遂从北平图书馆

搜读丁氏著述,作《王觉斯题丁野鹤陆舫斋诗卷

子跋》。 后来徐家长女孝婉由杨树达做媒,嫁给

了余家公子余逊。 余逊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成
为著名史学家。 行文至此,顺带提一下徐行可

与学者的姻亲关系。 除与黄侃、余嘉锡是儿女

亲家外,徐家的五女孝莹由向宗鲁做媒,嫁给了

以研究《文心雕龙》而著名的杨明照,杨氏后来

也成为四川大学知名教授。 翁婿之间也有学术

交流,如徐行可 1939 年在第 53 期《制言》 上发

表《与明照论治通鉴书》。
徐行可对熊会贞著《水经注疏》的帮助,至

今为学界津津乐道。 熊会贞是杨守敬的学生,
师徒二人合撰《水经注疏》,历时 20 余年未竟而

杨先逝。 熊会贞继承师业,又用力 20 余年书方

成。 据徐孝宓回忆:“我父亲为了帮助熊会贞,
特地请人从北京抄回《水经注》宋残本、王国维

校本、项刻本、朱谋Y校本,还有嘉靖年间胡刻

《水经注》 《山海经》 合刻本,朱本上有几家批。
有时候熊会贞未来家,我父亲就叫一位姓刘的

师傅给熊先生送去。” [23] 熊会贞在书稿完成后,
感恩于徐氏数十年如一日的帮助,主动提出与

徐行可联合署名,但遭徐氏婉绝。 1931 和 1932
年熊会贞两度因病住院,托徐行可抄录副本《水

经注疏》。 这就是后来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

“北京本”。 今台湾地区存有熊会贞《水经注疏》
稿本,其中有熊氏题识:“友人徐行可,博学多

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 每得秘籍,必持送以

供考证,益我良我,永矢弗谖。” 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1936 年 5 月 25 日,熊会贞于武昌西卷棚

十一号自家住宅内自裁,卒年七十有八。 据徐

家后人回忆,当时徐行可有感于两人数十年来

的友情,特写了一封万言书,递呈国民政府,希
望能对熊氏的学术贡献予以追认,惜未有结果。

122



李明杰　 李瑞龙　 郑　 翔:民国大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
LI

 

Mingjie,LI
 

Ruilong
 

&
 

ZHENG
 

Xiang:The
 

Social
 

Circle
 

of
 

Bibliophile
 

Xu
 

Xingk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2021 年 9 月　 September,2021

徐行可与语言学家杨树达的交往,在杨氏

《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大量记载。 该书中两人通

信的最早记录为 1930 年 4 月 27 日(据杨氏日

记,两人实际交往时间更早),最晚记录为 1955
年 6 月 24 日。 在前后 25 年的交往中,徐行可寄

赠杨树达的书籍包括《养志居仅存稿》 《白虎通

引书表》《乙亥丛编》 《山阳丁显丛书》 《丙子丛

书》《燕说》 《广新方言》 《俗字编》等,甚至还有

宋版书籍信笺。 1932 年 11 月 24 日和 1937 年 5
月 9 日,杨树达两次亲往汉口拜访徐行可,观徐

氏藏书。 两人在学术上也多有交流,如徐行可

寄给杨树达的第一封信,就是述陈季皋订杨树

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失误一事。
历史学家冯永轩 1923 年求学武昌高等师范

学校期间,得黄侃亲自指导,后考入清华大学研

究院国学门,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
1927 年后任教于武汉中学。 在汉期间,冯永轩

与徐行可交谊深厚,其子冯天瑜(武汉大学资深

教授)所编《冯氏藏札》保留了一封当年徐行可

写给冯氏的信,见证了两人的友谊:“永轩先生

讲席:新历更新,敬惟起居胜常。 恕南归后,衰
病日增,渡江绝少。 先生又必休假日家居,迄未

奉候,殊深歉仄。 明日(八日,星期日),小儿孝

宓就华实里三号僦舍,略具蔬馔数簋,敬约先生

于午后五句钟在舍晚饭,可出旧藏供清鉴,务乞

早刻惠临。 先肃此笺,恭叩箸祉。 弟徐恕拜下

手上。 一月七日午正。” [24] 新中国成立后,冯永

轩的夫人在湖北省图书馆少儿部工作,与徐孝

宓夫妇是同事关系。 2009 年,湖北省图书馆举

办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活

动,冯天瑜教授亲自撰写了《徐行可先生捐藏

祭》一文。
1925 年春,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

应石瑛之邀,赴武昌大学任教。 在汉期间,凡得

秘籍必送徐行可鉴定考证。 熊十力离开武昌

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 方志学家王葆心历

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

大学教授、湖北省通志馆总纂,在主持编纂湖北

和武汉地方文献时多利用徐氏藏书。 1932 年,

适逢武汉各界倡议修复黄鹤楼,共推王葆心撰

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一时传为美谈。
该文的撰写应参阅了徐氏所藏海内孤本明万历

刻《黄鹤楼集》。 1981 年重修黄鹤楼时,也参照

了《黄鹤楼集》,当时请顾廷龙先生做的版本鉴

定。 1992 年《黄鹤楼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

出版,赵朴初先生为该书题写了前言,其中有

“此集与斯楼两相辉映”之语。 黄焯整理黄侃遗

著《广韵校录》,也是录自徐行可本。 据黄焯《黄

季刚先生遗著目录》载:“《广韵笺识》,校语近十

万言,手校本不可得见。 今从武昌徐孝宓处假

得移录本,编为《广韵校录》。 内分若干类,方待

写定。” [25] 张舜徽撰《清人文集别录》,也多利用

徐氏藏书。 另据徐氏后人回忆,程千帆早年求

学武昌期间,曾经常上徐家读书。

3. 2　 江浙籍学者群体

徐行可的学者“朋友圈”中,江浙籍学者主

要有余杭章太炎、宁波陈汉章、吴县王大隆(欣

夫)、南浔周子美、会稽马一浮、海宁陈乃乾、海
盐张元济、无锡钱基博等。 1935 年 9 月,章太炎

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 徐行可的挚友潘景郑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讲目录学,并负责编辑《制

言》。 在此期间,徐行可曾应邀在章氏国学讲习

会授课,并在《制言》上发表诗文。 徐氏藏黄侃

评本《尔雅正名》,即由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校印,
章氏亲自为之改名《尔雅正名评》,并题识:“《尔

雅正名评》,则徐行可所得者。 其间精核之语不

少。 行可将举以付刻,余先力登之《制言》。 盖

所谓遗著者,今人亦不必逊于昔儒也。” [26]

一代鸿儒陈汉章,师从著名经学家俞樾。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即拜陈汉章为师,徐行

可亦随之拜汉章先生为师。 陈氏评价徐行可

“绝无时流习气,朴素真一学人”。 他在《复张伯

岸》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与徐行可的交往,兹摘录

于下:
(行可)与汉章遇于金陵,请受业为弟子,出

示孙氏星衍《春秋三传》 及张氏澍《三古人名

考》,皆未刊手稿本,并赠元本《路史》一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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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稿《古姓氏人名韵编》,爱不释手。 其后再至

南京,则章已离校返舍矣! 即邮寄洋银五十番,
并宣纸四十张,嘱觅书手钞录拙稿副本。 又示

以《文廷式考》《黄帝伊尹》手稿二本。 汉章为作

二跋,并返其银、纸,以拙稿尚待增删,非定本

也。 去年请录拙著定海黄氏《礼书通故识语》副

本以去。 今年由上海过甬来舍,遍观旧稿,手录

书名。 见汉章《读礼通考后案》十卷稿,嘱即付

印行世,不可再如季野先生成书未刊,为人所篡

也。 嗣问汉章于同乡交好中何人最为好古敏

学。 章首举大名以对,次则冯君孟颛。 于是至

甬访冯,至沪谒台端。 可惜未与接洽,若一见必

如故交。 徐君尚有一著,于近来学校中教术多

所针砭,归咎于章太炎诸人,措词甚峻,其识见

加人一等也。 又绝无时流习气,朴素真一学人。
今返汉口,寄赠书七包,内有景元椠《韩诗外传》
及富顺简氏燊所编《八代文萃》,皆人间罕见之

本。 又有洛阳新出土晋咸宁二年《辟雍碑》及碑

阴拓本两大张。 以近来刻成拙稿,分赠其知交

江都秦曼卿、霸县高阆仙、北平余季豫、吴检斋,
武昌熊固之。[27]

陈文透露的信息很多。 徐行可不仅多次赠

书于陈汉章,还于 1934 年不远千里从武汉乘船

经上海、宁波至象山,问学于陈氏,并手录陈著

《礼书通故识语》副本,嘱汉章付印《读礼通考后

案》。 这说明徐行可非常注重保存当代人的学

术著作。 文中还涉及对时人学术的评价,提及

徐行可的知交秦更年、高步瀛、余嘉锡、吴检斋、
熊会贞等人。 《陈汉章全集》保留了陈氏写给徐

行可的三封信,并有《赠武昌徐行可君》诗一首。
徐行可爱重陈汉章之德行学问,为之补刻《缀学

堂丛稿》数种。
文献学家王大隆 1934 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

期间,与友人赵诒琛、王保譿等辑印 《甲戌丛

编》,后每年一编,共编辑出版了八编,旨在传布

先贤未刊遗著,多采辑诂经订史、小学金石、目
录掌故、艺术说部之作。 在此期间,徐行可出借

稿本、抄本,并出资襄助辑印乙亥、丙子、丁丑

《丛编》。 据《王欣夫先生编年事辑稿》载,1935

年 12 月,徐行可从汉口给王大隆寄来《舆地广

记》,“盖知先生素留心黄、顾校本”;1936 年冬,
“先生借吴检斋校本《尚书孔传参正》临之,复从

徐行可借黄季刚、陈季皋(尊默)本,分以朱笔、
绿笔录之” [28] 。 徐行可与周子美相识于嘉业

堂,因共同精好版本目录学而成为朋友。 徐氏

在 1936 年第 8 期《制言》发表《赠周子美》诗,其
中有“我今友周子,枯鮒涽以水”句,表达了两人

的友情。
另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精于书法,

曾应徐氏之请,在明嘉靖七年(1528 年)王阳明

手书《行书咏良知四绝示冯子仁卷》上题七绝一

首,今藏湖北省博物馆。 另为徐氏藏《查东山画

册》题诗一首,今《马一浮集》 有收录[29] 。 徐行

可平时注意收藏马一浮的诗文,如徐行可写给

陈乃乾的一封信中提及:“春杪友人自杭来者,
钞示马一浮先生生日诗,词意僭痛。 昨理故牍,
乃复见之。”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见徐氏藏书安

然无恙,特意为之书写“徐氏贞胜书宬” 条幅。
徐行可将“贞胜书宬”作为藏书楼名,认为它既

志其绝处逢生,又彰其爱国赤忱。 马一浮后又

为徐氏书写条幅“中国之人世守之”,是对徐氏

藏书精神的进一步褒扬。 20 世纪 50 年代,马一

浮仍多次为徐氏书画藏品题写诗文跋记。
陈乃乾是清代藏书家陈鱣的后代,著名版本

目录学家,先后在上海进步书店、大东书局、开明

书店担任编辑,兼任持志大学、国民大学教授,曾
助徐乃昌纂修《南陵县志》,助郑振铎抢救珍本古

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今幸存徐行可写

给陈乃乾的十八通信札。 据马志立考证,信的写

作时间大约在 1928—1937 年。 从内容看,都与书

有关。 如 1928 年 10 月 27 日,徐行可写道:“前蒙

许赐《(周秦)诸子校注》,以装订未完,未付邮简。
十书中恕所无者惟《管子识误》《吕览正误》二书,
如蒙寄惠,无任感谢。”1929 年 4 月,“中国学会”
决定在上海设立出版部,由陈乃乾担任出版部主

任,负责影印稀见珍贵古籍及会员著作,徐行可

遂多次向陈氏求购书籍。 如 1929 年 5 月之后的

一封信写道:“贵会前印钱十兰《十经文字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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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恕前书定购三部,今更添买一部,近想已印

就,乞寄四部来。 先生与徐积于先生稔熟,积老

有迻书钱警石先生《两汉书斠记》,能供印否? 如

贵会中人以是书为可付印,恕当附入银皕饼,作
印资。 贵会经售书目已印好未? 此间有人拟印

楚学社刻孙仲容《周礼正义》,不知可成否? 以校

者恐不得人也。” [30]

如前所述,徐行可与张元济的交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两人友谊保持了 30 余年。 巧合

的是,他们同于 1959 年去世。 《张元济全集》第

三卷收录了张元济写给徐行可的 14 封信,记录

了两人交往的点滴,如徐行可曾寄给张元济《归

田类稿》周氏刊本,此前张元济从未见过,涵芬

楼也无收藏;徐行可得清人魏耕《今诗粹》七册,
但只存前十二卷,于是托张元济让商务印书馆

补齐残卷。 值得一提的是,徐行可为张元济影

印《四部丛刊》提供过底本。 张氏拟将其海盐同

乡彭孙贻的《茗斋集》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中,
但寻访十多年未得,“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
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

至,则正余族祖所欲借抄而不得者。” [31] 今《四

部丛刊》中《容斋随笔》 之《随笔》 《续笔》 残宋

本,《敬业堂集》之原刊本、《续编》中《茗斋集》
之稿本,均系徐氏旧藏。

3. 3　 安徽籍学者群体

徐行可学者“朋友圈”中,安徽籍学者主要

有泾县胡朴安、绩溪胡适、太平苏锡昌、歙县吴

检斋等人。 胡朴安(胡道静的伯父)是著名文字

训诂学家、南社诗人。 据钱亚新回忆,胡氏曾给

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同学讲授校雠学。
1929 年初,徐行可加入由胡朴安、姚石子、陈乃

乾等人在上海持志大学发起成立的以国学研究

为主的“中国学会”,初入会者包括知名学者及

藏书家丁福保、于右任、王云五、何炳松、周越

然、姚石子、董康、柳诒徵、蔡元培、徐乃昌、叶恭

绰、郑振铎、陈垣、陈乃乾、高步瀛、杨树达等 84
人,其中不少是徐行可平时交往比较密切的朋

友。 “中国学会”在《时事新报》上辟有专栏“国

学周刊”,作为研究国学的园地,后来会员发展

到 261 人,图书馆学界的刘国钧、赵万里、蒋复璁

等人也在其中。 徐行可因藏书也与胡朴安有往

来,如他在 1927 年给陈乃乾的一封信中写道:
“寄上《榕园词韵》 《文选通假字会》 各四册,聊
答雅意,乞哂存。 别附《文选字会》一部,乞代转

□朴安先生。” [30]

胡适后半生致力于研究《水经注》,主要通过

校勘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成为郦学史上搜

集《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 1948 年,胡适利用

在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慕名打听徐行可的情

况。 徐行可则把胡适当作贵宾迎请到自己家中,
陪同他观看了熊会贞《水经注疏》稿抄本。 胡适

后来评价熊氏,认为他在《水经注疏》上的成就超

过了其师杨守敬,但又在《水经注研究史料》中

说:“熊会贞晚年始知道整理《水经注》必须搜集

《水经注》的古写本及古刻本来做校勘。 这是他

的老师杨守敬没有教他的校勘方法。 指示他的

人大概是他的朋友黄陂徐恕,字行可。” [32]

苏锡昌,字继庼,安徽太平(今黄山市)人,喜
藏书,曾任吴淞中国公学教授,后入商务印书馆,历
任编辑、编审、《东方杂志》主编。 1928 年 11 月徐行

可在南京逗留,期间结识苏锡昌,并参观了苏氏藏

书,此据徐行可 1929 年 5 月 29 日写给陈乃乾的信:
“苏君继庼在京,去年方获奉□见所藏何屺瞻评

《两汉文鉴》。 翁正三(方纲)有跋尾,不审能相分

否?”[30]歙县吴检斋(名承仕,以字行)与黄侃一样,
也是章太炎的弟子,古文字学家,历任中国大学国

学系主任、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东北大学教

授、国民大学教授,并创办《文史》杂志。 前文陈汉

章《复张伯岸》信中提及,徐行可刻成陈著后,分赠

的好友当中就有吴检斋。

3. 4　 其他学者群体

以上依籍贯划分学者群体,只是为了行文

的方便。 实际上,徐行可的“朋友圈”是以他游

历的城镇为中心辐射开去的。 这些城镇主要包

括武汉三镇、南浔、苏州、南京、北京、上海等。
徐氏“朋友圈”中,有的学者虽未列入以上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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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但其任职地都在上述城镇或周边地区,如
巴县向宗鲁、泉州蔡尚思、霸县高步瀛、北平梁

漱溟、新会陈垣、重庆杨明照等人。
校雠学家向宗鲁是四川巴县人。 据《向宗

鲁先生学术年表》 载,向氏 1922 年应聘在汉口

教私塾,期间“与武昌徐行可(恕)、蕲春黄季刚

(侃)交” [33] ,得阅徐氏藏书,所著《文选校记》,
用的就是徐行可所藏杨守敬从日本得来的珍贵

的无注印本。 徐行可还为向氏代购图书,如他

在 1929 年 3 月 29 日给陈乃乾的信中写道:“近

承惠示《文渊楼丛书》样本,恕与友人向君宗鲁,
均乞代购一部,属文瑞主人勿衬纸装正廿余

册。” [30] 张舜徽对向宗鲁学问的了解,也是从徐

行可处获得的:“阅近人向宗鲁所著《校雠学》,
诚不失为学有根柢之人。 余虽未从奉手,而于

武昌徐行可先生处聆悉其学行甚备,故亟求得

其书览之。” [34] 近现代思想史学家蔡尚思 1931
年 9 月至 1934 年 8 月在武昌华中大学(原文华

大学)任国学教师期间,经常向文华公书林、湖
北省立图书馆借书,“同时也向汉口藏书家徐恕

借书来读”。 他在自传中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

时说:“青少年时期的永春郑翘松(福建省立第

十二中学校长)、武汉徐恕(行可)等藏书家都是

我在这方面的恩人。” [35]

徐行可在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期间,
结识了高步瀛、梁漱溟、陈垣等人。 高步瀛著

《唐宋文举要》,与同辈友人多有交流,其中就汲

取了不少徐行可的意见,如卷三对韩愈《曹成王

碑》的考证,高氏曰:“吾友徐行可曰:‘施、顾二

家注本《苏诗》卷四十二《梦归白鹤山居作》云,
时节供丁推,注引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云云。
按坡公以推字入韵,吴正肃所见律文又与《后山

丛谈》所引唐令合,则吕缙叔疑推为椎误者,亦
为臆测。’” [36]327 再如卷六对柳仲涂《应责》的考

校,柳仲涂原文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
将以言化于人,胡从于吾乎?”句,高氏注曰:“司

马子长《报任少卿书》曰:‘仆诚以著此书,藏之

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道。’ 《论语·宪问篇》:
微生畝谓孔子曰:‘何为是栖栖者与?’ 《韩非·

说难篇》曰:‘则以为草野而倨侮。’案集‘栖’作

‘牺’,非是。 今依 《 文鉴》。 吾乎, 集 ‘ 乎’ 作

‘矣’,《文鉴》同,吾友徐行可据拜经楼所藏旧钞

本校作‘乎’,今从之。” [36]650 徐行可也多次请高

步瀛在自己的藏品上题写诗文跋记。
徐行可既富藏书,又精通考据和版本目录

之学,谙熟传统国学研究之法,也深知圈内学者

治学之所需。 他通过抄录副本、寄赠、求购、鬻
售等方式,从治学的角度重点搜集和传播明清

的精刻精校本,近代甚至当代学者的稿本、抄

本,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圈内学者治学的文献需

求。 当时海内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

者,都欲与之交往而观其书。 西至巴蜀,东及海

滨,徐氏从无所拒。 徐行可在与当代学者的交

流中,对他们搜求文献资料的困难感同身受,因
此更加坚定了“书为士所用” 的藏书思想。 同

时,徐行可敏锐地意识到,请这些名重一时的学

者在自己的藏书上批校、题跋,既可以提升藏书

的版本价值,也可为民国学术史记录和保存原

始史料。

4　 徐行可在图书馆界的“朋友圈”

徐行可与一般固守图书的旧式藏书家不

同,他关注文献的出版、保存、流通与利用的每

个环节。 在上述“朋友圈”中,有好几位就是编

辑出身,如孙毓修、陈乃乾、张元济、苏锡昌等。
徐氏与他们交往,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取图书

出版信息。 他自己也亲身参与出版实践,刻印

过黄侃、陈汉章、王大隆等人的学术著作。 同样

因为藏书的关系,徐行可与图书馆界学人宜昌

沈祖荣、宜宾毛坤、江夏桂质柏、吴县潘承弼、海
宁张宗祥、湖州徐森玉、乐山贺昌群、湘潭方壮

猷(曾任中南图书馆馆长)等也保持了较为密切

的关系。
徐行可与图书馆界的交集始于武昌文华公

书林和文华图书科。 据 1926 至 1928 年在文华图

书科学习的钱亚新回忆,徐行可先生是 1927 年秋

季入校授课的:“由于教师的关系,功课门数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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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但新增了几种。 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习

的时间多了。 有一位助教专门负责我们的实习。
为了防止过于偏重外文,特请徐行可先生开了版

本学。 此门课开头我没有兴趣。 有一次我们到

徐先生家里参观他的藏书,使我懂得了百听不如

一见,什么宋、元、明、清的版本啦,什么行格、字
体、纸张、书口啦,真是大开眼界。 从此这门课就

吸引住我了。” [37] 1931 年 9 月,徐行可应沈祖荣

之邀,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写了一篇

专论收藏书籍之方法的征文。 编者按云:“先生

致书沈校长,心怀谦让,不愿轻以撰述自见。 然

其书明理述事,胜空文泛论,不啻千若万倍。” [38]

徐行可与毛坤相交,并经毛氏的引荐结识了余嘉

锡,随后北上辅仁大学,因此在文华图专执教的

时间并不长。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徐
行可正在沪上访书,因交通阻塞不能返回北平,
遂致电校方辞去教职。 即使离开了文华图专,徐
行可在汉期间仍经常参加文华图专的活动,如
1934 年文华图专举办第七次群育讨论会,请徐行

可做题为“四库提要类目”的演讲,“是日先生冒

雨惠临,并携珍本多册,俾各观摩欣赏。 其间以

清初经学大师戴东原氏缮稿、暨校书家顾千里手

跋等篇,尤为珍异[39] 。”徐家后来经常接待文华

图专的师生上门读书和实习,俨然成为一所私人

图书馆。
1937 年上海沦陷,江南一带私家藏书大量

散出,为吸纳和保存流失的古籍,叶景葵、张元

济、陈陶遗三人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1953 年改

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

馆),由顾廷龙主持,潘景郑、朱子毅参与其事。
早在 1935 年于苏州参与章氏国学讲习会期间,
徐行可就与潘景郑订交,此后一直音讯不断。
潘景郑在合众图书馆主要负责古籍校订和编目

工作,期间也利用过徐氏藏书,如校洪适《隶续》
时,“徐行可先生邮假所藏《隶续》校本二册,为
上元刘栘盦手临各家校语于曹楝亭本上。 各家

者何? 为何义门、李南涧、江秋史、孔荭谷诸先

生,并栘盦自校之语。 行可先生补录顾千里先

生校语于其上,朱墨灿然,为其精本,固无待言

……继是而为勘误之役,则此本犹其嚆矢也。
行可先生一瓻之惠,诚如百朋之锡矣。” [40]114 又

如整理董氏取斯堂刻本《金薤琳琅》时,“许校为

徐行可先生家藏秘帙,慨然惠假迻录,予手临于

学古斋本上,添改涂乙,不下数百事。 惜不获丁

氏所藏叶、冯二家合校互勘之,以成完书。 余别

有乾隆重刻一本,某君以明钞勘补八九字。 以

视此本,奚翅霄壤。 兹于别纸迻写,以附许校之

后,并呈行可先生,幸无以续貂见讥焉[40]148 。”
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张宗祥在 1919 年 1 月由

鲁迅推荐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即馆长),负责整理

故宫转移来的古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图

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

职。 自 1926 年起,张宗祥开始抄蓄古书。 1931
年至 1934 年,他在汉口任平汉铁路局秘书期间,
“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抄校之书日益宏富。 且

与书友徐行可(恕)时相往返,相聚甚乐。 此时,
从徐行可处借得一极可宝贵之书———《世说新

语》影宋本影抄之。 共抄成《合校世说新语》三

卷,《谱》一卷,《考异》 一卷,《注引书目》 一卷,
《佚文》一卷。 此外,这一时期还抄校了《释氏要

览》二卷、《不得已》二卷、《丁卯集》二卷、《韵语

阳秋》二十卷等[41] 。”张宗祥《自定年谱》 亦载:
“(1932 年)时汉上书友则有徐行可(恕),相聚颇

乐。 手抄之书亦日富。” [42] 据徐家后人回忆,有
一次张宗祥乘火车南下广东途径武汉,专门下车

至徐家叙旧,可见两人交谊之深。
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继李大钊之后任北京

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又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

心图书馆馆长。 抗战初期,他主持故宫文物南

运工作。 抗战期间,又与张元济、郑振铎、张寿

镛、何炳松等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设法寻

访、购置散落于沦陷区的珍籍善本。 徐行可与

徐森玉在藏书方面多有交流,如他在《与潘景郑

论学书》中记:“又闻钱小庐氏《十三经断句说》
稿本,已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于北平买去。 恕

曾托友人徐君森玉假钞彼院所获张W斋氏《延

昌地形志》残本,用银帖七十版。”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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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贺昌群于 1922 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1932 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担任编纂

委员,同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图书季刊》
和《大公报·图书副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

京图书馆馆长、 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等职。
1954 年,在“向科学大进军”的时代背景下,时任

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的贺昌群通过与徐行可的

私人关系,购进了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

注疏》稿抄本。 他在 1957 年影印本前言记曰:
“徐氏说,抗战期间,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

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

稿未 落 于 日 人 之 手。 言 下 感 慨 系 之, 不 禁

泫然。” [44]

徐行可在与图书馆界学人的交往中,见证

了以沈祖荣为代表的图书馆学人发起的以彻底

打破私人藏书楼桎梏、建设公共图书馆事业为

宗旨的“新图书馆运动”,亲眼目睹了武汉街头

服务市民的文华图专“巡回文库”,也为合众图

书馆、文献保存同志会等文献机构在国家危亡

之际抢救、保护民族文献和珍贵古籍的精神所

激励和感染。 这使他对于图书馆这一文化机关

的职责和使命有了深切的体悟,也对他“不为一

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 “国衰藏于家,国盛藏于

国”等藏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5　 结语

本文对徐行可“朋友圈” 的考察共涉及 90
人,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上
海、北京等地,行业主要分布在藏书界、学术界

和图书馆界(不少人物存在跨界的情况)。 为了

直观地揭示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笔者用社交

网络分析软件 Gephi 将徐行可的“朋友圈”绘制

成图(见图 1)。

图 1　 徐行可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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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行可是民国藏书家群体中一位颇具代表

性的人物。 他学无常师,聚书自学,终有所成,
在社会固有的教育体制之外,寻得了一条自学

成才的道路;他来自传统藏书楼,但又不囿于私

藏独守,能与志同道合的学者共享自己的藏书;
他是旧式学者,但思想开通,自觉接受新式图书

馆思想,以开放的姿态流通自己的藏书,最终化

私为公。 在他的身边,因抄书、借书、鬻书、藏

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而聚集了民国

时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 他们之间围绕古籍的

互动,形成了古籍收藏、整理、出版与利用的良

好学术氛围。 徐行可的人生经历可看作民国藏

书家群体画像的一个缩影,而徐先生及与其交

往的学者群体,则可视为民国学术生态的一部

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身影虽渐行渐远,
但他们留给世人的人生经验和学术遗产,永远

值得后人去珍惜和回味。

致谢:本文为纪念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

物六十周年而写,期间与徐行可先生的孙女、湖
北省图书馆原副馆长徐力文女士进行了电话访

谈;论文初稿完成后,复旦大学吴格教授给予了

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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